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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取“西陲安宁”之意，是古“丝绸之路”南路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是青藏高

原的东方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有“西海锁钥”之称。西宁古称“湟中”，是一座具

有2100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

夜宿西宁

◎阿戈青麦

你的奔走是草坡的活
力演饰，不仅仅是灌注了热
血，还有超越世间的火焰。
与身俱来的节奏，是勇气和
力量的展示。空旷寥远的草
原，目光的距离之外，你的
身影却时隐时现，欢乐与幸
福蕴藏在草丛间。蹄音的弹
奏唤起沉睡草原的欢乐。

紫夫 文/图

出了兰州城，径直奔向西宁。车
过甘肃境内，从感觉上是一路在下
坡，但兰州的海拔市区是1520米，
西宁的海拔是2295米，换言之，这是
我视觉上的错误。其实，车右的湟河
就是从西宁附近的湟源流经此的，
按此推理，应该是越走越高了。

天色越显阴霾，像是要下雨了，
沿途的杨柳随风飘拂，湟河里的滚
滚浊浪，欢快的相互追逐和击打着，
一路向前。

一路西上西宁，感觉植被好了许
多，沿途的庄稼和人家也多了不少。

抵达曹家堡机场时，一场小雨
沙沙的撞击着疾驰的车窗。这让我
从玉树、格尔木、德令哈、敦煌、武
威，一路走来基本上40度左右的高
温，加上沿途干渴得脚踏下就尘土
飞扬一样的焦渴心灵滋润了不少。
真正算来，此前在敦煌一段10来米
长的路上飘洒了5、6粒雨之外，这场
持续了十多分钟路程的雨算来就是
我们此行西北所见的甘霖了。曹家
堡临雨，喜悦的心情伴随着细雨，润
湿了我的心田：“如沙小雨敲窗急，
大美青海苍茫际。曹家堡机场依稀，
六十里风尘清新”。

沐浴过曹家
堡喜雨后，
怀着憧
憬和
期

盼，在夜色掩映中我们进了西宁。
初进西宁，感觉就同先前听说

的一样，破旧而杂乱。不过进入市中
心后，感觉明显不一样了。晚饭后，
已是9点过了，灯火阑珊的西宁城更
展示出她的魅力。很累，加上要记录
日记和洗衣物，也就放弃了夜逛西
宁的念头。

午夜时分，万籁俱静，记录着当
天的所行、所观、所感时，突然听见轻
击窗户的“沙沙”声，原来是又下起了
小雨，在这祥瑞的细雨中，西宁市的
夜色更平添了几多温馨和浪漫。

西宁市是青海省会，地处青藏
高原河湟谷地南北两山对峙之间，
属祁连山系，黄河支流湟水河自西
向东贯穿市区，气候宜人，是消夏避
暑胜地，有“中国夏都”之称。

西宁历史悠久。商周秦汉时期，
河湟地区是古羌人聚居的中心地
带。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
霍去病将军在此设西平亭。东汉建
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设西海郡。唐
初(公元619年)建鄯州，成为青藏高
原与中原的交通中转站。五代北宋
时称青唐城，是吐蕃角厮罗的国都，
成为东西商贸交通的都会，兴盛一
时。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军

进入青唐城，改称西宁州(取
名西方安宁之意)，建陇右都
护府。清雍正三年(1725年)

改置西宁府，1914年裁西
宁府，设西宁道。1926
年，撤销道，改为西宁
行政区，设西宁行政
长官。1946年西宁改

县为市，成为青海省省会。1949年9
月5日西宁解放，仍作省会。

西宁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多民族
聚集、多宗教并存。西宁地处黄土高
原与青藏高原、农业区与牧业区、汉
文化与藏文化的三大结合部，是青藏
高原人口唯一超过百万的中心城市，
移民人口达100万之多，有汉、回、
藏、土、蒙古、撒拉等34个民族，其中
少数民族人口54.36万人，占总人口
25.55％。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
教、天主教五大宗教并存，藏传佛教
和伊斯兰教影响尤为深远。

西宁取“西陲安宁”之意，是古
“丝绸之路”南路和“唐蕃古道”的必
经之地，是青藏高原的东方门户，地
理位置十分重要，古有“西海锁钥”
之称。西宁古称“湟中”，是一座具有
2100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

今天的西宁市为兰青铁路终
点、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起点，依然
是通往青藏高原腹地的交通要冲。
西宁周围群山环抱，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气候宜人，是天然的避暑胜
地。西宁市名胜古迹众多，主要游览
点有北山寺、东关清真大寺、马步芳
宅邸等，湟中县的塔尔寺是藏传佛
教圣地，著名的青海湖距西宁市
151公里。

西宁是一座有着两千一百多年
历史的高原古城，古称西平亭，曾是
汉后将军赵充国屯田的地方、南凉
的都城、唐蕃古道的咽喉、丝绸南路
的要道、青藏高原通向中原的门户、
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古就是
一颗璀璨的“高原明珠”。

“格里弄神山呀，我帕迦做了孽，
你就下一阵子雹子，刮一阵子狂风，
狠狠惩罚我吧！”

他久久伏在地上。
草地静得没一丝声响。雪山头那

一丝光亮渐渐暗下来，一轮满月银丸
子似地从山桠口升了起来。冷寒的光
给巨人似的雪山罩上了一层细软柔
嫩的纱。草地，在月光中水一般地晃
荡……

后来，夏巴拉姆生下孩子时，他
偷偷去看了。他孩子肚脐上的红痣刺
得他心惊肉跳。他摸摸自己的肚皮，
那里也有颗鲜红的痣，他父亲也曾为
自己肚皮上有颗红痣而自豪，说那是
佛主为自己的娃子点上的记号。帕迦
家族的肚脐上都该有颗血红的痣。

“哈哈，”无边无际的雪原上，帕
迦望着渐渐冷下来的篝火堆笑了。他
觉得四周寒气逼人的雪壁也跟随他
一起开心地狂笑。

“哈哈哈，我会死的，可我不在
乎！我帕迦有儿子了，阿洼人会为我

自
豪
的 。
我 不
在乎，哈
哈哈……”

火 焰 也 在
狂笑，猛烈了很多。

可火焰就像苍老的人，精气发泄
后便是疲软。最后的火焰在化为灰烬
的柴堆里跳了跳，便软瘫在烧尽的火
炭灰里。

帕迦在地上摸索，柴已经燃尽
了，他啥也没摸到。火炭由金黄变成
血红，又渐渐化为深蓝。一闪一闪的
像是忧郁的眼睛。一种难言的苦痛涌
上心头，传遍全身，冻得他浑身哆嗦
起来。

“我会冻死的。”他说。
他笼紧皮袍站起来，瘸腿扫着雪

地，朝不远处一个很像白塔的雪堆走
去。他记得这个雪堆下埋着一个麻尼
石堆，他的驮队经过这里时都要绕石

堆转，然后扔一块石
头再朝前走。他看着

雪堆，苦笑了一声，说
我绕着你转，你还能保佑

我泽仁帕迦吗？给我一堆
冻不死的火堆吗？

雪堆沉默不语，他嘴唇
蠕动起来，绕着雪堆转了三圈，躁

动不安的内心才平静下来。
他再一次坐下来时，看见对面立

着一个白色的怪物。
“熊！”帕迦惊慌地抓起地上的枪。
这雪天呀，早有一些不安分冬眠

的狗熊钻出洞来寻食。
那个白色的怪物却发出人的笑

声，抖抖身子，抖掉了满身的白雪。他
伸出一只苍老的手在火炭上烤着。

“帕迦老弟呀，这么快就把我忘
了？”

帕迦伸长了脖子，又惊吓得跪在
了地上。

“老头人，你是老头人……”
“哈哈，你是想说我是鬼吧？就算

是吧。你也别跪在雪地，好冷的天呀，
会冻坏你的腿的。起来吧，老兄弟，我
们坐在一起叙叙旧。喂，过来，别怕
呀！我活在世上时，善良得不忍心伤
害一只小虫虫，我成了鬼也不会伤害
谁呀！”

“老头人，是我害死了你。我帕迦
有罪，今天就随你惩罚吧。”

“哈哈哈，帕迦老弟，你怎么说这
样的话？你那是瞧不起老哥哥了。过
来吧，坐在我身边来，陪我喝口酒。”

帕迦坐在他身旁。他感觉到老头
人身上烘热，像是烧红的火炭。原来，
鬼也有热的，他想。

“我很热，对吧。你就别怕成那样
了，善良的鬼都是热的。来来，喝喝我
酿的酒。”

老头人生前就是酿酒的能手，他
酿的酒甜香醉人，开罐那天，酒的香
味就在草地弥漫，常常把一些馋嘴的
蜜蜂引来，绕着罐口不停的嗡啊嗡，
像是采到一树好花。

帕迦接过老头人的酒袋子，灌了

一口，一股冰凉直刺心窝，又在里面
左右搅动，他难受得想吐。

“哈哈，看来你没有胆量。你以为
我酒中会下药吗？看看，我手里可没
有捏着追魂草。”

一听老头人提起追魂草，帕迦又
嗵地跪在地上，抱着头浑身抖索起来。

“你害怕个屁呀！你真以为是你
毒死我的吗？我虽然人老了，又犟又
倔，还不至于连你想打什么鬼主意都
看不出来吧。告诉你吧，我是故意喝
下你敬我的那碗放了追魂草的酒的。
你知不知道，老头人我朝圣去过拉
萨，贩马去过汉地，流浪去过加尔各
答。这世界我几乎跑了个遍，玩也玩
腻了。我是想去极乐的香巴拉世界看
看，我这么大的岁数了，也该去佛主
走过的地方散散步了。”

帕迦一脸的疑惑，他望着老头人
苍白的脸。那张脸隐在一团灰雾后模
模糊糊看不清楚。他伸长脖子想看清
楚一点，老头人却在脸上抓抓，一股
蓝色的烟雾飘出来，那张脸更看不清

楚了。
帕迦低下头，低声说：“是我给你

喝的毒酒，我罪孽深重。”
“啊呀呀，我一激动，脸上就飘

出蓝雾，吓着你了吧。哟呀呀，你有
啥罪？你以为我老头人死了就不能
辨别是非了吗？我心里的眼睛明着
呢！你没有罪。你这个狐狸转世的家
伙，是你救了这个灾难中的部落呀！
你还阴着脸干啥呀？来，喝口酒吧。
酒味甜舌辣心，也会烧掉你心里的
烦恼。喝吧。”

老头人大口大口喝起来，酒珠从
唇角滚下，滚进火里劈劈叭叭响。老
头人的身子也在这响声里逐渐缩小，
化作一片朦朦胧胧的白色烟雾。

帕迦抬起胀痛的脑袋，看见黑暗
的天边有一点鲜亮的颜色在渐渐扩
张，像暗黑天幕上开放的鲜花。

“老头人说得对，我没有罪！”
他牙齿一咬，心内压抑已久的黑

暗也渐渐敞亮起来……
（未完待续）

争夺
狼王

香秘

◎嘎子

这是一个古老的藏族村庄。村里有
许多古树，古屋，古道以及古老的传统。

村子就从久远年代雨水冲刷而成
的泥石流沟两侧山坡自然舒展在逶迤
的群山中。镶嵌在山谷中的些许绿意
点缀着白色藏房，清晨，桑烟袅绕，仿
佛在诉说着寨子百年沧桑。日麦，意为
是山脚下的村庄。

村里世居的是32户人家，房屋顺
坡而建，古色古香。面朝东方向阳处。
和金沙江沿岸的许许多多村落一样，
寨子里的房屋一幢幢应和着田野四季
更替，交错耸立在山坡上。因气侯干燥
少雨，房屋都是泥坯夯筑，土木结构。
四面墙体用当地粘性很强的阿嘎土搅
拌筑砌成约1米见厚的土墙，每层楼
高3米左右。外墙通体涂白色，抵得了
经年强烈紫外线照射。房屋内全由木
材架构，一根根粗壮木柱子笔直顶高
承重，和柱体粗细相当的梁木横陈柱
顶，榫头铆固。檩木用的是均匀如碗口
般直径的圆木，细密枕在主梁之上，梁
檩横竖交错，环环相扣，力道均衡。地
板和隔断也采用木制板材，满屋溢出
木质香气。屋顶用土夯平，四周砌垒起
半人高女儿墙，顶楼建有高约两尺的
煨桑炉，清晨一家之主要在这里点燃
柏丫诵经祈福。这些房屋都当地匠人
靠代代相传的技艺，就地取材建造而
成。一座座房屋就是历史的见证。

村里房屋底层用作畜禽圈，二楼、
三楼住人。进门穿过不长的过道即是宽
敞明亮的客厅(餐厅，多数人家在客厅中
部靠东墙边置一火塘，支三脚铁架(通电
后权当摆设)，沿火塘两边依次摆放桌
凳，平常的喝茶吃饭或婚丧嫁娶时的宴
请都会在客厅举行。藏房窗户较大，便
于采光，从外观上看与整体建筑浑然一
体。藏房冬暖夏凉，住起特别舒适。现
在，每家搭建了银灰色双坡式铁皮屋
顶，四面首尾相衔接，屋脊分水线流畅。
修建一幢房屋，光准备木材就要好几个
年头。有了砍伐指标，在崇山峻岭间要
运输木材也是巨大的工程。待木材准备
妥当，同时还要备好粮油，才能把建房
提上日程。再等到了日子卜定，请好匠
人，村中青壮年都会前来帮忙，这样，几
个月后，房屋主体就能够峻工。

村中流水潺潺，一座座藏房就在耐
旱的梨树、毛桃树、核桃树掩映下错落
有致的分布。挂在树枝上的雪花梨泛出
了金黄色。依偎在院中栏杆上，听得见
忽低忽高流水的声调和着微风拂过树
叶沙沙的声响。田地里刚刚收割的玉
米留下满地的高杆。村里还有一种在别
处极为罕见的古老粮食作物，叫做稷，
藏话读作“赤”，村民说，这种作物伴随
了祖祖辈辈的生产生活，灾荒之年更是
解决了全村老小的肚子问题，是祖先留
下的“宝物”。现今，村里只有一些念旧
的老人们会在自家的庭院里种上一些，
仅为一份对过去的回忆。

从夏季牧场转场的牛羊赶在这个
空隙纷纷涌向已收割完庄稼的田地边
觅食。这些田地稍作间休后，过不了几
周便又要开始新一轮耕作。小春作物，
该是由冬小麦登场的季节了。

在日麦村，吃的小麦、荞麦、玉米
一直沿用水磨碾成面粉。招待客人或
自用时，将面粉和水在木勺里搅匀，摊
在火塘上烧热的石锅或平底炒锅上烘
焙，饼易熟，稍一工夫，滋滋冒着热气
的面饼就做成。还有酥油炖土鸡，麦子
花花糖，奶饼包子，石锅煎蛋，滚烫石
炝干松茸等等佳肴。村民对客人向来
很热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在村中
路遇陌生人，都会主动招呼，甚至邀其
到家中喝上一碗香浓的酥油茶。

村美，景好，人和善，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古老的村寨沐浴着阳光焕发
出年轻的生机。

◎张建国

古寨
日麦村

甘 / 青 / 纪 / 行

扫一扫
更精彩

甘 孜 发 布

康 巴 传 媒


